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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摸“彊村授砚”
张瑞田

黑红色的木盒， 约长二十二厘米，

宽八厘米， 盒盖泛着幽暗的光泽。 我

聚精会神地看着， 我想， 盒盖上的光

泽也许会返照观者的面影， 没有， 盒

盖清洁如洗， 我们能看到的就是这个

长方形的木盒。

我坐在宽大的木案边， 这个木盒横

在我的眼前。 我屏住呼吸， 戴上一双白

色的手套， 轻轻打开盒盖。 据说， 这个

木盒重现人间时， 木盒的盖子怎么也打

不开， 当木盒放到龙榆生的儿子龙英才

的手上， 他 “用手指捏住嵌于红木盒底

座其中一方砚突出的边缘， 左右轻轻摇

动时， 竟然毫不费力地将此方砚台与底

座分离”， 他感叹道：“冥冥之中， 似有神

助。” 这是四年前的事情了， 眼下的木盒

在我的眼前， 打开它， 简单、 自如。

木盒的盖子放在木案的一隅， 盖

子的光泽如同目光 ， 温和地看着我 ，

对视片刻 ， 我就把目光转向木盒了 。

一瞬间， 我的瞳孔放大， 两方手掌可

握的砚台浮现眼前———灰黑色 ， 一模

一样。 左边的砚台， 水槽中有一道眉

纹， 砚池中央， 还有一丝蕉白。 上好

的砚台。 右侧的砚台， 砚池中涂挂着

一团椭圆形的墨痕。 我的目光在墨痕

上停留， 思绪缤纷， 这团墨痕是朱彊

村留下的， 还是龙榆生留下的？ 墨痕

中或许藏着一阕咏叹生命离别的词

呢。 两方砚台的上端， 刻有云纹， 对

称， 巧妙， 含蓄， 形制古雅， 刀法细

腻， 分明是制砚高手的作品。

我没有兴趣追问砚台的作者， 让

我激动不已的是 ， 这是朱彊村的砚

台， 辞世前， 传给了弟子龙榆生。 学

界、 艺坛， 喋喋不休议论了几十年的

“彊村授砚”。

我停顿了一刻钟的时间， 提了提

手套， 小心翼翼地从木盒里拿出两方

砚台， 依旧轻轻地放在木案上， 然后，

看着空空的木盒。 木盒的右下角凸出

一个缓坡， 这是为一方有凹槽的砚台

雕成的 。 我下意识地擎起那方砚台 ，

翻转过来， 就在砚台的一角看到了一

个一寸见方的凹处， 如同画家一扫而

过的枯笔， 神清气爽的。 凹处的下面，

刻有 “彊村先生所授砚”。 翻转另一方

砚台， 也看到一段砚铭： “彊村翁生

前以此二砚授其弟子龙忍寒以理遗稿

付托既成之粤命其友大庵居士刻志乙

亥中秋。”

北京， 一个冬天没有雪， 立春刚

过， 稀稀拉拉的雪花在头顶翻卷， 昨

晚， 不大不小的一场雪从天而降。 从

研究室的一扇窗户， 能够看到草坪上

的雪， 薄薄的一层， 很难得了。

朱彊村也是在冬天走的， 那是一

九三一年的冬天。

十二月二十七日， 本是沤社集会

的日子， 朱彊村病重， 未能与会。 朱

彊村心系沤社， 第二天， 他口占 《鹧

鸪天》， 请沤社友人教正： “忠孝何曾

尽一分， 年来姜被减奇温。 眼中犀角

非耶是 ， 身后牛衣怨亦恩 。 泡露事 ，

水云身。 枉抛心力作词人。 可哀惟有

人间世， 不结他生未了因。” 沤社社员

们诵读朱彊村的词作， 无不怆然泪下，

“共讶此殆先生绝笔矣”。 龙榆生 “读

之， 感怆忧惶， 遽返村居， 达旦不能

成寐。 次日清晨， 遂赋二绝句： （其

一） 信是人间百可哀， 无穷恩怨一时

来。 只应留取心魄在， 糁入丹铅泪几

堆。 （其二） 经旬不见病维摩， 沾溉

馀波我独多。 万劫此心长耿耿， 可怜

传钵意云何。”

三十日， 朱彊村在上海寓所辞世，

享年七十五岁。 我想， 一九三一年的

上海冬天， 也应该有一场雪。

“经旬不见病维摩 ， 沾溉馀波我

独多。 万劫此心长耿耿， 可怜传钵意

云何 。” 心思最重的是龙榆生 。 朱彊

村是在秋天患病的， 老人敏感 ， 觉得

自己来日无多， 未竟之事要托付他人

继承。 他想到龙榆生。 恰好龙榆生来

探望 ， 朱彊村精神抖擞了， 他拉着龙

榆生的手， 去一家名为 “知味观 ” 的

小饭馆吃饭 。 一老一少 ， 据案对谈 ，

其他顾客觉得好奇， 纷纷投来疑惑的

目光。 他们全然不顾， 相谈甚欢， 伤

感之情， 溢于言表。 几天之后 ， 朱彊

村在病榻上 ， 把自己的硃墨二砚交

给龙榆生 ， 嘱咐他把校词之业继续

下 去 。 朱 彊 村 授 砚 ， 具 有 象 征 意

义 。 为此 ， 朱彊村请夏吷庵画 “授

砚图 ” ， 记录学人间的趣事 。 他亲

眼看着夏吷庵挥笔作画 ， 夏吷庵手

中的毛笔牵引着朱彊村的目光 ， 直

到 把 《上 彊 村 授 砚 图 》 画 完 ， 然

后 ， 恭恭敬敬地交给朱彊村 。 几天

之后 ， 朱彊村用自己干枯的手提起

这幅画 ， 交给了龙榆生 。 与朱彊村

的关系 ， 龙榆生说道 ： “我因为在暨

南教词的关系 ， 后来兴趣就渐渐的

转向词学那一方面去 ， 和彊村先生

的关系 ， 也就日见密切起来 。 彊村

先生是清末的词坛领袖 ， 用了三四

十年的功夫， 校勘了唐宋金元人的词

集， 至一百八十几家之富， 刻成了一

部伟大的 《彊村丛书》。”

朱彊村早岁工诗 ， 风格近孟郊 、

黄庭坚。 他的词取法吴文英， 上窥周

邦彦， 旁及宋词各大家， 打破了浙派、

常州派的偏见， “勘探孤造 “（陈三立

《清故光禄大夫礼部右侍郎朱公墓志

铭》）， 自成一家。 又精通格律， 讲究

审音， 有 “律博士” 之称， 被视为唐

宋到近代数百年来万千词家的 “殿

军 ”。 王国维称其为 “学人之词 ” 的

“极则” （《人间词话》）。 朱彊村入土

为安， 龙榆生擦干眼泪， 把先生的遗

稿带到暨南新村。 他一页页翻阅遗稿，

仿佛看到了先生坎坷跌宕的一生。 他

在寓所里用去一周的时间， 把遗稿分

门别类， 安置妥当。 他把手放到厚厚

的遗稿上 ， 与先生的过往历历在目 。

在暨南大学教书， 休息日， 就去朱彊

村的府上请益， 有时， 还要替朱彊村

校勘文献。 时间久了， 朱彊村越发喜

欢这位清癯的青年学人， 自己填写的

词， 也会让龙榆生提意见。 每到这个

时候， 龙榆生就会脸红， 讲几句客套

话。 朱彊村笑起来， 说： “这个何妨，

你说得对， 我就依着你改， 说得不对，

也是无损于我的。” 在龙榆生的眼里，

先生胸怀如海。 此后， 龙榆生以崇敬

的心情校录朱彊村的遗稿 ， 在学界 、

词界同仁的帮助下 ， 刊成十二本的

《彊村丛书》。

由 《彊村丛书》 《彊村遗书》， 到

《词学季刊》 《同声月刊》， 以及他编

撰的系列学术著作， 龙榆生赢得了崇

高声誉。 他在大学讲词， 撰写词学论

文， 还勤奋填词， 一生的词缘， 也是

对朱彊村在天之灵的慰藉。 龙榆生的

词学研究， “在中国词学的现代化进

程中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 （曹辛华

语）。 在词学文献学、 词学史观、 词学

批评理论 ， 均有独到的认知和发现 。

所填的词， 情景交融， 一唱三叹， 深

得读书人的喜爱。

作为朱彊村与龙榆生的 “精神纽

带 ”， “彊村授砚 ” 自然受到学界与

文坛的格外青睐。 继夏吷庵的 《上彊

村授砚图》 以后， 著名画家汤涤、 徐

悲鸿、 吴湖帆等人， 均于此取材， 画

《彊村授砚图》。 也许画家们觉得 “彊

村授砚” 乃士人之为， 古风浓郁， 觉

得沪上授砚有街衢之浅 ， 风度不足 ，

便把 “彊村授砚 ” 的地点搬到山之

边 、 水之畔 ， 有草庐 、 树石 ， 景深

中的朱彊村和龙榆生着长袍 ， 有发

髻 ， 彬彬有礼 ， 一副古人的模样 。

彊村授砚的砚台没有实画 ， 不过 ，

朱 、 龙之间的空隙之地 ， 分明存在

两方砚台 。 是想象 ， 还是画家的意

象， 在没有砚台的画面上， 我们看到

了砚台。 这是国画的高妙， 这是中国

文化的独有。

“彊村授砚”， 龙榆生视为拱璧。

他经常打开木盒的盖子 ， 看着双砚 ，

思念旧人。 两方砚， 一方是研制朱墨，

用于批注文稿， 一方是研制黑墨， 用

于写作。 朱彊村等身的著作， 庶几依

靠这两方砚台写成。 每当看到 “彊村

授砚”， 龙榆生就会感受到一股无名的

力量。 他把 “彊村授砚” 精心保存了

三十五年， 到一九六六年初， 他担心

“彊村授砚” 毁坏或丢失， 便交给汤靖

先生保管。 “彊村授砚” 离开龙家不

久 ， 龙榆生带着无尽的遗憾辞世 ，

“彊村授砚” 也杳无音信。 二○一四年

初， 汤靖去世， 家属与龙榆生的后人

联系， 将沉寂汤家四十六年的 “彊村

授砚” 完璧归赵， 我们也就有了机会

与 “彊村授砚” 面对了。

一段历史、 一个传说， 味道苦涩

也醇厚。

回念北山翁
刘 石

岁近己亥， 友人在微信朋友圈中

发了一组赏心悦目的贺岁图， 我一眼

看到其中一张 “仁者寿 ” 旁的落款

“北山” 二字， 脑海中不由得浮现出昔

日登北山楼拜见北山翁的往事。

大约是 1992 年间， 报纸上登出一

篇有关施蛰存先生近况的报道， 上面

提到他有一部汇辑词集序跋的书稿不

得问世 。 其时我入职中华书局不久 ，

说出于职业的敏感也不错， 更多的是

缘自对老先生的景仰， 提笔给他写信

打探稿子近况， 询问可否考虑拿给中

华书局出。

很快收到复信， 说稿子是一位在

某出版社工作的老学生所约， 但一压

好几年， 很乐意转交中华书局， 并表

示马上写信给这位老兄， 要他与我联

系云云 。 我正等着那位同行的电话

呢， 不期施老的第二封信来了， 说坏

了， 本来以经济效益不佳为由一拖再

拖 ， 没想到一听说中华书局有意接

受， 对方马上答应付印， 因此只能爽

约了 。 1994 年 ，《词籍序跋萃编 》由该

社出版。

对施老的景仰由何而生呢？ 话要

从更早说起。 1980 年入读四川大学中

文系， 在现代文学的课堂上听老师推

崇施老新感觉派小说， 于是去图书馆

遍寻不得， 直到假期回家， 在父亲书

架上一册内部发行的现代文学作品选

里， 发现了 《石秀》 和 《将军的头》，

读完后的感觉是与此前读过的任何作

品都不一样， 于是开始关注这位文学

史上的人物， 知道了他同鲁迅因 《庄

子 》 《文选 》 之争而获讥 “洋场恶

少”， 知道了他因写 《才与德》 而归类

另册， 知道了他由创作、 翻译转而古

典诗词和金石碑帖， 触处逢春， 成绩

骄人。

虽然鲁迅从改造国民性出发对传

统文化的批判直到今天也让我佩服到

听不得人说迅翁半个不字， 却从来没

觉得后来被称为中国现代派小说鼻祖

的施蛰存， 封建遗少的标签能够贴在

他的头上！ 我对这位与鲁迅一样有着

硬骨头精神的世纪老人的敬意与日俱

增， 只是没想过有机会一瞻真容。

机会不期然而然地来了。 1992 年

上半年， 原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先生

接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

长。 匡老高瞻远瞩， 既致力于全国古

籍整理与出版的统筹规划， 又认为要

站在促进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高度， 从

思想 、 理论和学术上研究传统文化 。

他规划创刊了一份名为 《传统文化与

现代化》 的杂志， 钱锺书先生亲自译

定英文刊名 Chinese Culture:Tradition

and Modernization， 完美地体现了匡老

创办此刊的宗旨。 古籍小组以中华书

局为办事机构， 我由文学编辑室抽调

至古籍小组办公室， 与从 《书品》 杂

志调来的张世林兄一道专司编职。

我们外出组稿的第一站就到了上

海， 王元化、 黄裳和施蛰存是必访人

物。 当年的王元化先生风神潇洒、 咳

吐如珠， 但谈的什么已经淡忘了， 倒

是黄裳先生几近一言不发的威仪给我

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尤其是有着转角

楼梯和软木地板的来燕榭， 使我第一

次领略了旧日十里洋场的繁华气息。

印象最深的自然是施老。 甫一登

上愚园路 1018 号北山楼逼仄的楼梯，

昏暗的光线使人的眼睛一时难以适应。

拐了弯抹了角进到屋里， 房间虽不算

小 ， 光线依然暗淡 ， 屋里几无长物 ，

当中一张小桌子， 墙角一张床， 靠窗

一张书桌， 再就是一位出现在面前的

文学史上的人物。 恍忽间时空都有些

倒错似的， 我脱口而出一句， “施先

生， 看见您很高兴啊！” 施老的回答记

忆犹新： “看见我有什么高兴的？ 一

个快死的老头子。” 落座以后我又说，

“施老， 我父亲向您问好。” “你父亲

是谁 ？ ” “刘元树 。 ” 他应声答道 ：

“刘元树， 他不是到安徽去了吗？”

这不禁让我兀自一惊。 我父亲刘

元树 1954 年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 可

能是已经察觉到了什么风向吧， 他一

毕业就希望离开四川， 越远越好。 离

四川最远的地方是哪儿呢， 上海， 于

是就来到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并

被安排给徐中玉先生作助教。 到五七

年， 有着几十年党龄的老前辈许杰教

授被打入另册， 父亲和许多人一样想

不通， 遂提出辞去担任的教研室团支

部书记。 加之他在鸣放会上的发言引

起风波 ， 被记了个留团察看的处分 ，

转年就离开了上海。

距父亲离开华东师大三十多年过

去了， 相信这么多年间父亲与施老没

有交往， 也不会有人在施老面前提起

父亲 ， 甚至由于年龄悬殊 ， 专业不

同， 他们当年的联系就不会密切， 可

年近九旬的老人想都不用想， 不仅记

得我父亲的名字， 还能脱口说出他的

去向， 这是什么样的脑子啊， 不要说

四窗洞开， 就是八面出锋， 也不会让

人奇怪！

父亲对几十年前施老的印象也很

有意思， 他对我回忆， 施老应该是晚睡

晚起， 因为他的课总是排在上午十点。

他的收入应该不低， 因为教室后面有

一个小卖部， 上课前他总要在店里买

好面包吃。 我在徐俊兄编的 《中华书

局收藏现代名人书信选》 中第一次看

到施老的书法， 那神采焕明的小行书

今天任哪一个书法家也比不上。 父亲

却说早知道他的字好， 当年系办秘书

发通知到各教研室， 施老是古典文学

教研室主任 ， 他总在回执上签一个

“知” 字， 那一个字就让人过目不忘。

施老不无得意地对我们说， 说来

也怪 ， 这段时间不断有人登门拜访 ，

弄得自己好像出土文物一样， 甚至美

国大学的博士生还有拿他做博士论文

题目的 ， 真是莫名其妙 。 话如此说 ，

心里的高兴掩饰不住。 又说到自己的

住房， 说前段时间有北京来的老朋友

来看他， 他说看不看不重要， 把占我

的房子还我才是正事 。 我才知道他

《纪念傅雷》 里的话， “傅雷的性格，

最突出的是他的刚直”， “只愿他的刚

劲， 永远弥漫于知识分子中间”， 原来

是他的夫子自道。

我曾感叹沈从文先生有足够强大

的内心对付恶劣的环境， 不让写小说

就去搞研究 ， 一流的小说家涅槃了 ，

浴火重生出一位一流学者。 但后来看

到别人的回忆， 沈从文白天登午门给

来往的游人讲解文物， 晚上回到家中，

搂着偷偷来访的年轻人的肩膀痛哭 ，

心不禁为之痛。 施老呢， 有人说他的

长寿之道是蛰伏之道， 也就是逆来顺

受之道， 我的理解则异于是， 1957 年

打成另册， 他却从此开始了一发不可

收的金石碑帖的搜寻与鉴赏， 窗外寒

风凛冽的北山楼里春和景明， 得要更

强大的内心才能做到， 这又是对那个

荒诞时代多大的讽刺！

顺便说一句， 施老去世后所藏碑

帖流出， 拍卖行的朋友告诉我， 凡钤

有 “北山楼”、 “施舍金石” 印的， 价

高同类数倍。

说实话 ， 我自问算不得追星族 ，

但对施老道德、 文章和才性的景仰发

自于心， 于是从寒斋插架上找出薄薄

的一册 《金石丛话》 随身带上， 寻思

着视便否请其签名。 自来我认为好书

当备的条件之一是篇幅小， 不仅因为

容易读完， 便于产生成就感， 而且我

总觉得一个问题哪有那么多的话说

呢！ 蒙施老欣然俯允， 坐回临窗书桌

前拉开抽屉找钢笔， 我一眼瞅见抽屉

里摊着一本 《娶个外国女人做太太》。

以为我也喜爱金石， 施老找到同好似

的高兴， 说今后相关的著作要陆续出

版， 就委托你作北京的代理啦！ 可惜

不久施老身体转弱 ， 此事未得进展 ，

至今引以为憾 。 同事王中忱教授见

告， 他曾去中国现代文学馆读施老捐

赠的日记， 其中有某月某日刘石来信

谈某事云云， 一种黄四娘托体于老杜

诗而传名的荣耀感油然而生。

施老是一个为兴趣而读书的人 ，

他的著述所涉既广 ， 要皆出自心得 ，

可称无新意不文章 。 篇幅已经够长

了 ， 我这里忍不住仍要举 《唐诗百

话 》 里的一个例子谈谈自己的感想 。

“海内存知己 ， 天涯若比邻 ” ， 我们

都知道王勃的这首名诗 《杜少府之

任蜀州 》， 所见各本注释无不将首句

“城阙辅三秦 ” 中的 “城阙 ” 释作长

安， 独有施老认为， 说京城辅佐京畿

是讲不通的， 如常人那样将 “辅” 字

释为意动， 所谓长安以三秦之地为辅

佐 ， 通是通了 ， 但与诗题既无关涉 ，

又破坏了全诗四联皆绾合彼我双方 、

既显亲切又起安慰作用的整体构思 。

只有跳出 “城阙 ” 必指京城的思路 ，

将之释为代指蜀州， “三秦” 才是以

京畿代指京城长安， 这个漏洞才能得

到完全的弥缝。 剩下城阙何以能指蜀

州 、 蜀州为何能称京城辅佐的问题 ，

施老又作了虽简明却有力的阐释。 这

一解读使这首名篇被遮蔽的艺术结构

重现天日， 体现了施老文史兼通的学

术素养和对文学作品的艺术敏悟。 可

惜如同我在文学史课堂上对学生常感

叹的那样， 这么多年过去了， 新增的

唐诗选本和文学史教材更仆难数， 却

无不一仍旧说， 似乎浑然不知有施老

这篇文章在前， 学术进步的障碍实在

太多了。

近三十年前的往事模模糊糊的就

是这些了。 还记得的就是施老家紧挨

着繁华的大街， 辞别老人， 走出那道

逼仄的楼梯回到尘世， 扑面而来的是

闪烁着霓虹灯的酒楼和穿梭而过的行

人， 就像刚进楼里眼睛不能适应一样，

心理开始感到不适应了。

世无北山楼久矣 ， 唯有北山翁 ，

长存心中。

李
白
的
茶
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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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饮茶的历史很早 ， 文献与
考古资料显示 ， 至少在先秦已经流行
西南一带 ， 到了秦汉时期沿长江传布
到华中华南 。 但是 ， 真正普遍深入民
间生活 ， 是在隋唐时期 ， 特别是盛唐
之后 ， 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环节 。 当
时人曾经指出 ， 饮茶普及民间 ， 变成
僧俗日用的生活习惯 ， 和佛教寺院清
修的仪轨有关 ， 特别与禅宗的坐禅敬
茶仪式 ， 把饮茶 、 信仰 、 生活 、 品
味 、 嗜好 ， 连成了一个共生循环的生
态模式 。

唐代封演的 《封氏闻见录 》 卷六
说 ： “南人好饮之 ， 北人初不多饮 。

开元中 ， 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
教 ， 学禅务于不寐 ， 又不夕食 ， 皆许
其饮茶 。 人自怀挟 ， 到处煮饮 ， 从此
转相仿效 ， 逐成风俗 。 起自邹 、 齐 、

沧 、 棣 ， 渐至京邑 。 城市多开店铺 ，

煎茶卖之 ， 不问道俗 ， 投钱取饮 。 其
茶自江 、 淮而来 ， 舟车相继 ， 所在山
积， 色类甚多。”

《封氏闻见录》 的作者封演， 比李
白要晚了一代， 与陆羽是同时代的人，

此书写于中唐时期， 记载唐明皇时期的
资料比较翔实。 《四库全书总目》 卷一
百二十论及此书， 认为此书与唐代小说
多记杂乱荒怪不同 ， “此书独语必征
实 ”， 事必征实 ， 可以作为史料看待 ，

在唐代说部中是极为难得的。 《封氏闻
见录 》 讲述了开元时期饮茶习惯的变
化， 特别指实禅宗的兴盛， 影响本来不
怎么喝茶的北方人， 促成了全国通行饮
茶的风俗习惯。 灵岩寺， 在唐代李吉甫
编纂的 《十道图》 中， 与浙江天台山的
国清寺、 江苏南京的栖霞寺和湖北江陵
的玉泉寺誉为 “域内四绝”， 是唐代四
大名刹之一。

与灵岩寺并列的玉泉寺， 曾是天台
宗智顗大师驻锡之处， 禅宗北宗神秀和
尚的道场 ， 在唐代也和种茶与饮茶有
一段因缘 ， 而且是由诗仙李白留下的
记录 。 李白有一首诗 《答族侄僧中孚
赠玉泉仙人掌茶》， 写了篇长序， 记载
他晚年寓居南京的时候 ， 他的侄子李
英 （即中孚和尚 ） 从荆州玉泉寺云游
到栖霞寺 ， 拿出自己的诗稿 ， 向李白
求教。 中孚和尚告诉他 ， 玉泉寺附近
丛山环抱 ， 有许多乳泉洞窟 ， “其水
边处处有茗草罗生 ， 枝叶如碧玉 。 惟
玉泉真公常采而饮之 ， 年八十余岁 ，

颜色如桃李 。 而此茗清香滑熟 ， 异于
他者 ， 所以能还童振枯 ， 扶人寿也 。”

庙里的老和尚真公 ， 八十多岁了 ， 童
颜焕发 ， 就是喝了玉泉茶的缘故 。 中
孚特别带了些好茶给他 ， “示余茶数
十片 ， 拳然重叠 ， 其状如手 ， 号为
‘仙人掌茶 ’。 盖新出乎玉泉之山 ， 旷
古未觌 。 因持之见遗 ， 兼赠诗 ， 要余
答之 ， 遂有此作 。 后之高僧大隐 ， 知
仙人掌茶发乎中孚禅子及青莲居士李
白也 。 ” 玉泉茶的外观 ， 是卷曲重叠
的 ， 与唐代流行的饼茶不同 ， 是曝晒
而成的散茶 ， 因为形状像人手 ， 号称
“仙人掌茶 ” 。 李白在序中特别交代 ，

要后世知道， 仙人掌茶的来历， 是始发
自他们叔侄两人的。

为此， 李白写了 《答族侄僧中孚赠
玉泉仙人掌茶》 一诗：

常闻玉泉山， 山洞多乳窟。

仙鼠如白鸦， 倒悬清溪月。

茗生此中石， 玉泉流不歇。

根柯洒芳津， 采服润肌骨。

丛老卷绿叶， 枝枝相接连。

曝成仙人掌， 似拍洪崖肩。

举世未见之， 其名定谁传。

宗英乃禅伯， 投赠有佳篇。

清镜烛无盐， 顾惭西子妍。

朝坐有余兴， 长吟播诸天。

李白诗名遍天下， 仙人掌茶经他品
题， 自然也就流传千古。 诗句指出， 仙
人掌茶是曝晒而成， 可以拍拍洪崖仙人
的肩膊 ， 也就是让仙人喝得满意 ， 点
出了唐代喝茶的多元多样面貌， 让我们
知道， 唐代的缁流雅士饮茶， 并非都以
茶饼研末， 有时也是喝散茶的。


